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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
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
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

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
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
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
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
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雪山、草原、湖
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更有纯朴善良、忠厚热情、
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或许，这
里是人间天堂，是灵魂的炼狱，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

存环境、生命极限的运动场。在这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
舟共济，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英勇悲壮、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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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在冰雪中蹚出一条通向普林卡的路
随着报幕姑娘甜甜的声音——《逛新

城》，陈小妹和多布杰上场了，台下立即响起
了一片掌声和欢呼声。音乐声中，俩人且舞
且唱，舞姿传神，歌声传情，台下的人个个瞪
大眼睛。饥渴的人是一杯水解不了渴的。“再
来一个！”“再来一个！”汉语、藏语的呼喊声此
起彼伏。面对热情的海洋，两个人再次上
场。陈小妹敬着军礼身体旋转了180度，右手
久久没有放下。多布杰学着陈小妹的样子，
躬身施礼身体也旋转了 180 度。随即，一曲
《雪山升起金太阳》随风飘荡，优美动听的旋
律，嘹亮高亢的歌声，那旋律、歌声，传递着翻
身农奴的情感、心声，意蕴涌动着心潮，多布
杰禁不住泪流满面。唱过汉语歌，不用报幕，
不用邀请，多布杰又用藏语引吭高歌。

心底流泻的真情、激情，感动着昔日经历
了千般磨难、万般痛苦的农奴们，一个个泪水
盈眶，感叹欷歔。多布杰就是这万千多灾多难
农奴中的一个。13岁那年，他阿爸放牧时一只
小羊掉下山崖摔断了腿，农奴主命爪牙砍断了
阿爸的脚筋，没多久可怜的阿爸便痛苦地含恨
而死。17岁那年，他阿妈身患重病体力难支，
挤牛奶时弄洒了桶里的奶，被农奴主一顿暴
打，又唆使一条黑色藏獒把她拖到后山，阿妈
从此也没了踪影。命运多舛，苦难像缠在陀螺
上的羊毛捻出的线，总也没有断头的时候。

解放军在冰雪中蹚出一条通向普林卡的
路，解放了在苦难中挣扎的农奴，29岁的多布
杰从此有了自己的牛羊和牧场。他打心眼里
热爱播撒阳光的解放军，参加了民主改革工
作队。后来有人推举他到普林卡工作，多布
杰不同意，原因很简单：没有牧人的草原牧草
哪里还会鲜亮？牛羊哪里还有家园？！他仍
然选择当牧民。苦辣酸甜，五味杂陈，多布杰
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

“牛角胡独奏”——随着报幕员的指引，
一个穿着蓝底红花缎子面藏袍，身挎腰刀，30
多岁的彪悍男人手提牛角胡迈步走上舞台。

“索南达杰！”舞台下不少牧民高声呼喊
起来。索南达杰是冈噶牧区生产大队的大队

长，来自冈噶
草原的牧民
没有不认识
他的。索南
达杰右手放
在胸前，冲台下深施一礼。陈小妹立即匆匆
来到台口，在索南达杰坐定的地方，降下麦克
风对准牛角胡。顷刻间，麦克风传出牛角胡
低沉动听的嘤嘤旋律。

在索南达杰演奏牛角胡时，郭双喜的视
线左顾右盼，在人群中扫来扫去，从急切的眼
神看，分明是急于找到什么人。一只雪鹰鸣
叫着在空中盘旋，斜刺地向哨卡飞过来。郭
双喜眼前一亮，叫道：“扎西贡布阿爸来啦。”
说着，他快步向雪鹰飞来的方向走去。一匹
褐色藏马疾驰而来，马上打坐的 60多岁的老
人刚一下马，郭双喜便迎上去和老人拥抱在
一起。“老阿爸，咋才来呀。”扎西贡布阿爸没
有回答郭双喜的话，急切地问：“鲁团长在哪
儿？没有上山吗？”“上来了，上来了。”郭双喜
说，“我也正在找他。”

两个人说着话又来到操场，内外分头寻
找仍不见鲁万有的影子。郭双喜急于找到团
长，是想还他那 20块钱和一袋小米钱。鲁万
有上山近一天来，郭双喜多次在他宿舍门口
观望，晚上房内有人说话，夜里仍有说笑声，
熄灯号响过好大一阵工夫，郭双喜从窗外看
到，屋里仍是人头攒动，传出窃窃私语。清晨
早操归来，鲁万有的房内空无一人。吃早饭
时，郭双喜见鲁万有手里拿着馒头，盘子里盛
着咸菜，不停地和几个连干部说着什么，这时
候是不便上前搭话的。

扎西贡布急于见鲁万有，得从 10多年前
发生的事情说起。60 年代初，身为营长的鲁
万有带着三连的100多名战士在巴托盖营房，
一次开车拉木料的途中，看见有只鹰总在车
窗外飞过来掠过去不肯离开，司机大感诧
异。鲁万有让司机鸣笛，汽车喇叭接连不断
地响了起来，那鹰总是环绕车窗玻璃飞来飞
去。“停车。”鲁万有大惑不解，拉开车
门走了下来。

产后上班第一天
尽管汪露露对这天的到来作了充分的

心理准备，对葛承艳和汪明才做了强化培
训，可她还是在上班的当天早上从梦中惊
醒。汪露露望着正在自己身边熟睡的霖
霖，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有些期盼，
有些担心。

在家闷了大半年，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
间，一旦上班就等于解放，不用与尿布作斗争
不说，也不用围在孩子身边转个不停。人嘛，
总做同一件事情难免会觉得乏味，适当地换
换环境总是好的。可汪明才和葛承艳为了霖
霖，常把汪露露关在家里。现在好了，可以上
班了，可以换环境了，不过汪露露又不想去
了，她担心孩子。要是孩子不吃奶粉怎么
办？要是孩子想妈妈怎么办？要是父母不会
用尿不湿怎么办？

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对汪明才和葛承
艳是一次考验，对汪露露也是一次考验。

为了这个特殊的日子，吕森也起得很早，
他让汪露露多睡一会儿，自己去做早饭。可
汪露露哪里睡得着，她像即将入学的小学新
生，既紧张又兴奋。

出门上班的汪露露在关门的一瞬间，只
听“哇”的一声，霖霖哭了。汪露露一边下楼
一边擦眼泪，“宝宝，对不起。妈妈中午就回
来，等妈妈，妈妈马上就会回来的，乖，不哭。”

推开办公室的门，汪露露被密密麻麻的
蜂窝状隔断弄得眼花缭乱。五楼原来不是这
样的，怎么有这么多的陌生面孔？汪露露吃
惊地望着他们，他们同样吃惊地望着汪露露。

见陌生面孔太多，汪露露决定到十二楼
看看。

如果说五楼的办公室像蜂窝，那十二楼
的办公室就像蚁穴。五楼陌生面孔的陌生比
率仅仅是十二楼陌生面孔比率的 1/3。汪露
露分明看到原来跟在自己屁股后面乱转的小
跟班正举着一打稿件站在一个隔断前冲着几
个陌生面孔高谈阔论着。

“汪姐，你来啦。”小跟班见到汪露露后冷
静地打着招呼。“是啊。”汪露露不知道还要说

什么，本
来就不太
熟，自己
仅仅是带
了对方一
两周。“这
就是我说
的汪姐，她过去是我们教育版的首席编辑。”
小跟班向陌生面孔介绍着。“过去”，汪露露暗
笑着。自己已经被小跟班称呼为“过去”，既
然是过去，那“现在”又是谁呢？算了，不想
了，谁让自己是女人，谁让自己结婚，谁让自
己怀孕，谁让自己生孩子呢。就算是“过去”，
又能怎样？即便自己还是“现在”，也总会有
变成“过去”的那天。晚“过去”，不如早“过
去”。汪露露自嘲。“你们聊，我去领导那儿一
趟。”汪露露转身准备离开。

只听那几个陌生面孔悄悄问小跟班：“她
就是那个汪首席吗？刚刚生过孩子？没看出
来啊？你看到她那个外套没有？没有三千下
不来，真有钱啊。”“她回来要做我们的领导
吗？可现在你不是首席编辑吗？”“你们怎么
那么多问题？说正经事。我们这期要做的选
题是……”汪露露听到小跟班的声音。

哦，她已经是“现在”了。
很多时候汪露露都生活在懊恼之中。她

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计划着要孩子，为
什么没有选择一个好的时间生孩子。怀的时
候是冬季，由于反应强烈只能闷在家里呼吸
不到新鲜空气；等能出门的时候又赶上夏季，
走两步直冒汗不说，就连呼吸都成问题，柳絮
毛毛满世界地飘来飘去；终于熬到生了吧，又
是伏天，大汗淋漓无法洗澡，还不能吹风扇，
她也太点儿背了。

好不容易等到孩子大一些了，可以出门
上班了吧，又开始数九了，天气这个冷啊。冷
也就罢了，再加上这两天下雪，路还不好走。
怎么这么不顺呢？（全文完，本报有删节）

从下周起，本报开始连载描写京城最贵
夜场隐秘生活的小说《给我一支烟》，
敬请读者关注。 30

李福根李福根 著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


